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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鄉里關懷與教化實踐 

 
 
探討南宋陸門學者地方教化的活動，上文主要把焦點擺在他們仕宦之時，觀察他們如何

在任職的地方進行教化。最後藉由許多例證得知，陸門學者對於地方教化的重視。那麼，對

於自己所生長的家鄉，他們是否也是同樣地投注許多的關懷在自己家鄉的風俗與教化上呢？

態度是否有所不同呢？下文便是針對此一問題，根據陸門學者的文集資料，來作一番討論。

關於這部份的討論，將分成三個方向來考察陸門學者對於家鄉的關懷。第一：陸門學者對於

鄉里的家庭倫理---孝觀念的強調；第二，則觀察對於家鄉的問題，陸門學者又是以何種態度

來處事呢？最後則是討論陸門學者對於全鄉百姓的民生關懷，有何具體行動。希望藉由這三

個小節的討論，能夠將陸門學者在家鄉的教化形象，具體地呈現出來。 
 
 

第一節   家庭倫理的關懷 

 
 
至於鄉族倫理的發展，陸門學者是否有亦有其關切的重點呢？由上面的章節可知，對於

百姓落實道的重點，陸門學者勾勒出一個具體的實踐目標—孝。所以，無意外地，在面對自
己家鄉的家庭倫理時，仍然以孝的闡揚為重點。陸象山的文集中，關於孝理念的詮釋，多還

是依據經典來論義，或是用來讚揚某某人的品格。大體上，象山對於孝還是著重於義理的闡

釋。孝乃是擺在他的本心說之下的一項德目。所以他對學者說：「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

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363由此可見，孝的問題，他仍

是放在本心說的概念之下去闡揚，並無明顯地將孝從本心說提萃出來，將他視為一個落實道

的具體目標讓百姓去實踐。由此亦顯現上文所說象山的處事，以正心為本的態度，企圖將人

事問題，全部回歸於本心來討論。 
到了其弟子，便試著在本心說的理念下，將孝具體的彰顯出來，明確地告訴大眾孝、本

心與道的等同性。而這番作為，當以楊簡最具代表性。前面的章節已論及陸門學者對百姓揚

孝的部份，其中可清楚地看到楊簡在此的用心。所以，在自己的家鄉，楊簡是否也將孝視為

風教落實的推行重點呢？由他所寫的＜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中，應該可以得到肯定的答

案。楊簡乃四明慈溪縣人，從這篇墓誌銘中，明白地看到他對於孝與鄉里教化關係的注意。

他在文中論及： 
 
自古罕知孝之即道，奚止不知孝之即道，亦不知日用庸常之即道。⋯⋯百姓日用斯道

而不自知，不自信，惜哉！慈谿之金川鷄鳴山，孫孝子文舉，名之翰，少志于學，孝

行著于鄉，母疾病且革，文舉封體取肝為粥以進母，越夕如辭而醒，廼底于寕，鄰里

以其實上于縣，縣上于州，時郡侯嗣秀王聞而異之。國大夫人亦願見，命縣勸駕，嗣

                                                 
363 陸九淵，《陸九淵集》卷三十四＜語錄上＞，頁 399。 



 

 71

王温顔褒稱，將聞于朝。文舉曰：「本心救母，他無覬」。嗣王嘉其誠，不奪其志，致

饋帖叙其事。364 

 

其中乃標榜陸學教化百姓落實「道」的途徑：「孝」的重要。再次說明「孝」即道，道即存在

日用庸常間。他以鄉人所熟悉的孫孝子的生平，告訴家鄉百姓「道的具體形象」，以達到教化

鄉里的目的。於此，楊簡不舉士大夫們常論的三皇五帝，不提先朝的古聖先賢，而以最貼近

鄉人，最生活化的人物來對鄉人曉喻士人世界中「道」，將這形而上的思想簡約、具體化，這

也充份地顯示陸學平易近人的教育方式。再者，楊簡與孫孝子應無親故，其死便為其寫墓誌

銘，這其間的主動性，更可顯示出孝在楊簡的家鄉倫理與家鄉風教中的重要性。而在最後的

銘文中，楊簡寫著：「道心大同，孝弟無所不通。」之語，由此再度顯現他對於鄉人落實道的

鼓勵。以鄉人的墓誌銘讓他們知道，人人皆有道心，而藉由孝弟等親族倫理，便可抵達「道」

的境界。如此的說法，豈不振奮鄉人的自信心？另外，從孫孝子受到政府褒揚時的回話，即

僅言割肉體以孝母乃是本心之發而有此孝舉。如果這部份不是楊簡以自己的思想去修飾孫孝

子的心意，那麼由此真是可以見到陸學在四明地區的教化作用。 
 
 
 

第二節  家鄉的風教關懷與陸門學者的處事 

 
 

一、陸象山 

陸象山與家鄉主簿張季海的信中，曾提到金谿風俗未正的事情，期勉張季海以古人自期，

能夠多加「自省」以「不失本心」，並且辨得義利之分，以率家鄉之民走向正道，使風俗淳良。
365從陸象山寫給家鄉首長的信，論及風教方面，都還是帶有本心說的色彩，可說是不斷地向

他們施予文字上的教化，期能啟發這些地方官的本心。完全符合前文所談到陸門學者對士人

施教的方式。所以在＜與李宰中＞便有言： 
 
貴溪、安仁、金谿三邑最為比鄰，十餘年間不聞有賢令尹。吏胥猖獗，姦民以囂訟射

利者，與吏相表裏，公為交鬬，肆行無忌，柔良不得安迹。陳宰所為固多未滿人意，

至其使此輩縮首屏迹，柔良隂受其惠，則亦其所長也。三邑十餘年間，誠未見此，視

前政則優，視比縣則優，似未為過許。⋯⋯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

簡而易從，初非甚髙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學，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

此心未正，此理未明，而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366 

                                                 
364楊簡，《慈湖遺書續集》卷一＜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葉二十六~二十七。 
365陸九淵，《陸九淵集》卷十＜與張季海＞，頁 131。「比嘗與主簿論喻義喻利之說，語次曾及之否？弊邑之陋，

風俗未還於正，所幸主簿，意向甚羙，第未甚更厯耳。外此不復有正人，區區亦不能不為左右深慮。要當卓然

以古人自期，憫惻流俗如失心者，而後能無所� 溺。」 
366陸九淵，《陸九淵集》卷十一＜與李宰＞，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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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段後半部的話，可以清楚地看出陸象山的處事態度，當面對「人」所造成的問題時，要

怎麼解決它呢？即一切回歸本心。正心可以克服難行之事，因為正心可以明理，明理便能使

事情發展合於道。至於人的行為之所以有不合於道，而有壞風教的原因，究其根本，便在於

他們對於道的認知太過複雜。道並非那麼「高遠難懂」之事，道就在自己的本心之中，道就

在庸常之間，於此完全展現出陸門學派講求「簡易」的教化特色。 

象山除了關注風教問題的處理方式外，實際影響家鄉風教走向的獄訟問題，他又有何看

法？在寫給張元善的信中便談到家鄉獄訟之事，說到鄉里積頌問題，乃因某輩好訟，常無理

致爭，想盡辦法要打贏官司。迨由地方長官，對其曉以義理，而這些好訟者，也多能夠悔過

自新。
367這亦符合前述所提到的陸門學者的治獄態度，對於自己家鄉獄訟的評斷，陸象山仍

是照著自己的教化理念而論，同樣以勸化、止訟為旨。總之，由陸象山所指出家鄉興訟的問

題，除了以此可知南宋人民好訟的風氣之外，尚可以由此看出象山對地方獄訟的價值觀。在

他筆下的賢德的長官，乃是一位懂得對鄉民曉喻道理曲直的父母官；而在陸象山的理念中，

地方官的曉喻之心，乃是地方風俗能夠淳厚的要點。 

 

二、陸門弟子 

陸象山對於家鄉風教的關懷，仍然不出其教育理念，與他在其它地方的教化並無特別的

不同。那麼，象山的弟子們又是如何呢？首先便先談論南宋陸學的重鎮，四明陸門弟子與家

鄉的風教關懷。四明乃南宋陸學重鎮，而四明陸學的勃興，當是楊簡、袁燮、舒璘、沈煥等

在其家鄉致力傳播所致，特別四明史家亦曾為陸學，所以陸學思想對於當地風教理當有重要

的影響。368因此，於此便以楊、袁、舒、沈等四人為主要考察對象，看他們如何著手使家鄉

的風教淳良。當袁燮里居家鄉時，便曾設館講學以傳播本心思想，教化當地四明士人；369對

於四明的地方官學的推展亦甚為重視，他寫了＜四明教授廳續壁記＞予以申論官學教育的宗

旨，須以道義為本。而這篇記文，亦是袁燮為了感念四明的郡博士李君，對於四明學校教育

的用心而作。370由此可見，袁燮對於鄉里風教的關心。而袁燮里居鄉里教授，也為陸學在四

明的發展奠定不少的基礎。像有不少陸門子弟，多是在四明接觸到甬上四先生而從陸學。如

舒仲與(1163-1213)、371路子齡(1153-1196)372。 

                                                 
367陸九淵，《陸九淵集》卷十六＜與張元善＞209-210。「弊邑兩令，皆賢教官，時有禆補，自簽以下，皆悉心營

職，無有異志。……方至此時，積訟頗多，非其俗惡，乃不能無敗羣者耳。此輩遨遊城市，持吏長短，無理致

争，期於必勝。敵不能甘，遂成長訟，諸司不止，乃至臺部。初既精求案牘，辨其曲直，既又曉以義理，使得

自新，能自伏義，願改者固十八九。至於怙終之人，雖稍柔服於一時，尚圖復逞於他日，同惡亦視此為消長。

所大幸者，諸司皆賢明，此輩無所復逞。今訟之日少，俗之日厚，亦正以此。」 
368 可參見關於陸學發展的前人研究資料。如崔大華，《南宋陸學》第三章＜陸九淵及門弟子的思想面貌：甬上

四學者---陸九淵思想的擴展＞，頁 133-179；徐紀芳《陸象山弟子研究》等，對於南宋陸學的傳播，皆有所論述。 
369 袁燮，《絜齋集》卷二十＜舒君仲與墓誌銘＞葉十五。「舒氏之子名沂，字仲與，後更其名曰衍，四明之佳士

也。始余授徒里中，仲與寔來，氣貌清臞，若不勝衣，而志念殊不録録，習禮經作舉子業，屬辭奔放，不為場

屋。」 
370袁燮，《絜齋集》卷十＜四明教授廳續壁記＞，葉九。「中興以來，四方校官廰壁，有記其間名氏煒煜迄今稱

賛者，必以道義為本，皆君子也。前碑既窮，不可復書，今郡博士李君又從而新之，李君乃名侍從忠肅公之曾

孫，力行古道，不墜家聲，勤於職業，而不可干以私，其亦以道義為本者歟！人品既高，冠於新碑之首，似非

偶然者，故因作記而竝及之。」 
371舒衍：原名沂，字仲與，鄞縣人。初學於袁燮，後從沈煥、楊簡、呂祖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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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舒璘對家鄉風教的啟發，則可從他替鄉人寫誌的內容來討論。在他替自己的姪女

所寫的壙誌中，特別強調他姪女教導三子之事。當他姪女高興的告知他三子讀書有成，氣質

轉為溫厚時，他也藉機向他的姪女傳達本心之說。373另外，為四明奉化縣人袁德輔所寫的墓

誌當中，也是順勢在文中表達陸門的本心思想。374由此可知，將本心思想融入誌文當中，傳

揚陸門思想，以啟後人，乃是陸門學者常使用的教化方式。除了由誌文傳達教化理念，從他

們與家鄉士人的書信往來中，亦可見陸門學者傳播心學的用心。舒璘與四明樓氏的交遊，便

可為證。在他寫給樓鑰的信中，便提到良心本自明白，只怕無所感發，而將本心給蒙蔽了，

以此期勉樓鑰能夠常念、常信本心之能，以達進德修業之事。其中也提到四明士人歸從陸學

之事，而且以此告誡樓鑰，要他以身為表率，不可遜責。375從舒璘三封寫給樓鑰的信札，可

見陸門學者與四明大家樓氏子弟的教育。至於四明大族史家，更是使子弟從沈煥之子沈炳為

學。376所以，四明陸學的發揚與這些陸門學者和四明大家的交遊有著相當程度的關係。 
除了四明陸門弟子對於家鄉風教有密切的關心外，孫應時對於家鄉的教化亦是相當的關

切。為了使家鄉的風俗淳美，他亦是相當鼓勵家鄉以恢復古禮來導正人民的作為。所以，其

家鄉餘姚舉行鄉飲酒禮時，他也特別為此事寫序。在＜餘姚鄉飲酒儀序＞一文中，他說到： 
 
惟吾邑之媺俗能存古意，惟賢侯之令徳能洽士心，不其休哉！⋯⋯邑士莫叔亢獨能熟

其舊聞，以相此儀，趙侯嘉之，而惜其莫之傳也，乃圖而刋諸牘，且訪諸永嘉郡庠所

行，而參校附益焉。所以扶持古意，褒勸媺俗，期無窮繼。自今不惟祖餞是循，庶幾

嵗時習肄，禮樂興行，使吾姚江如古鄒魯，四方聞風，於是取則，豈非趙侯之望也歟？

我鄉人其勉之。377 

 
上述的文句，表現出他對於鄉里風俗的期待，希望藉由古禮的實施，能夠啟發鄉人禮義之心，

使家鄉的風俗淳美。 
 

                                                                                                                                                                  
372 袁燮，《絜齋集》卷二十＜路子齡墓誌銘＞葉十八~十九。「路氏世居河南，金據中原，有諱覲者，義不臣屬，

渡江南歸，厯官州縣，樂四明象山風土，始定居焉。為人渾厚質直，終從議郎。娶趙氏，生康，字子齡。……
嘗從余學，余調官江隂，為子擇師將與之。」 
373 舒璘，《舒文靖公類稿》卷二＜竺碩夫妻舒氏壙誌＞，葉一。「董溪竺頎碩夫之配舒氏，余三從兄之女也。曽

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與竺氏皆明之奉化人。年二十而嫁，⋯⋯竺氏先世服田力穡，家尚朴野，雖長厚有

餘，而文不逮質，於是諸子能勝冠，君為裹糧，俱負笈出就明師，歲時歸覲，問師友所講何説？汝曹所肄何業？

所學何似？躬自督課，不懈益嚴。他日喜語余曰：諸子自得師，麤厲之習變而為儒雅，暴慢之氣轉而為温厚，

事父母、處兄弟，非曩日比，且丐余勉勵，以圖厥終。余告之曰：此心之良人所具有。先生能開吾善，不能予

吾以善，三子繼自今，毋放毋逸，改過自修。」  
374舒璘，《舒文靖公類橐集》卷二＜袁徳輔墓誌＞，葉六~七。「明州奉化袁氏族大而夥。⋯⋯諸孤請誌墓，予竊
歎曰：大朴既散，智偽日滋，質厚如公，雖文不足以自發，而良知良能著于日用者，如此是真近本者哉！乃不

辭而書。」 
375舒璘，《舒文靖公類稿》卷一＜再與樓大防書＞，葉十八。「每念人之良心本自明白，特患無所感發，一朝省

悟，邪念釋除。志慮所闗，莫非至善，雖聖性所稟，與常人殊，至理義同，然初無少間，然後知前所傳聞，果

有所自。此在太甲悔過，成王求助之時，因其初心之著，相與扶持，開掖若決，始達之。……而日來諸公又歸

心門下，學可用而地可言，此他人願欲，而不可得者，今幸身處之。大防其任是責毋遜。」其餘二封信，皆在

《舒文靖公類稿》卷一葉十七、十九。 
376 《寶慶四明志》卷九，葉二十五。「少子炳，字季文，年未四十，棄去場屋，師象山陸九淵，務窮性理。趙

忠定公汝愚以遺逸舉之，史忠定王浩史子弟師之。固窮終其身。」 
377孫應時，《燭湖集》卷十＜餘姚鄉飲酒儀序＞，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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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家鄉百姓的民生關懷---胥吏與救荒 

 
 
除了不斷地從言語文字上啟發家鄉士人及百姓之心，若真要讓不識之無的老百姓生活中

盡「道」，也得先面對一般老百姓現實生活的溫飽問題，才能符合孔子富而後教之意。在陸象

山的文集中，提到有關於家鄉江西金谿的事情不少。其中便多是針對家鄉的荒政以及家鄉人

民的稅賦問題而討論。而這些民生相關問題的討論，乃是象山深刻的體認到，若想要家鄉的

風教淳美，地方政治的問題便勢必要有所解決。378＜與宋漕＞的信中，便直指鄉里百姓的雜

稅過重，弄得民不聊生，即使有循吏想要替百姓解決過多的雜稅，但又被奸吏所把持，上層

長官又不加以關注，使得家鄉百姓生活相當困苦。希望地方官能夠了解地方的民生艱困的實

情，能夠避開地方貪吏，將不合理的雜稅給蠲除。379由＜與宋漕＞的信中可見陸象山深知家

鄉胥吏擾民的問題。而在＜與陳倅＞裡，亦是指控鄉里的貪吏所造成的弊端。在文中，陸象

山便由家鄉的奸吏已除，談到對金谿百姓被胥吏剝削的政治問題。380從這二封信可明顯的看

出，即使陸象山人不在鄉里，但仍對於家鄉百姓的日常生活相當關切，常與家鄉的長官、鄉

人書信往來，以交換鄉里訊息。所以，由此可知陸象山對於鄉里的掛念。 
至於對於家鄉的災荒救濟，陸象山亦是有著相當程度的了解，他便特別指出金谿社倉之

弊： 
 
弊里社倉目今固為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蓋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

非常熟之田，一遇歉嵗，則有散而無歛，來嵗缺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

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為

二，每存其一，以備歉嵗，代社倉之匱，實為長積。381 
 
陸象山在此提出增設平糴倉以彌補社倉實施後在金谿所造成的弊端。他在文中詳細地說明金

谿農收的問題，論之詳細，處處呈現象山對家鄉民生問題的關懷。382在民生關懷上，他經常

                                                 
378陸九淵，《陸九淵集》卷八＜與宋漕＞，頁 107。「自建炎紹興以來，寖不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年

荒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官實病之。」 
379 同上。「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不除，因以為額，立額未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為

横歛，初無名色。行縣之次，問邑吏月樁之所從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金谿少吏不觧事，懼吐實則有

罪，輙以有名色對，故金谿獨不蒙蠲减。⋯⋯貪吏並縁，侵欲無藝，推骨瀝髓，民不聊生。縱遇循良，莫能善

後，累有善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不察，吏胥持之，竟不施行。……適值連嵗旱傷，今嵗大旱，留意賑

恤，盡却吏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此在縣官特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數萬家，免於窮困流離，

長無歎息，誠仁人所樂為也。……某嘗托契門墻，而占籍兹邑，甞其休戚，不敢不告。」 
380陸九淵，《陸九淵集》卷七＜與陳倅＞，頁 98~99。「近數得尤丈書，敝邑三虎已空巢穴，不勝慶快。得鄉人

書與家書，備報田畆閭巷懽呼鼓舞之狀，此數人雖下邑賤胥，然為蠧日久，凢邑之苛征横斂，類以供其賄謝囊

槖，與上府之胥吏締交合黨，為不可拔之勢。官寺械囚之具，所以禁戢奸惡，彼反持之以劫脅齊民，抑絶赴愬

之路，肆然以濟奸飽，欲是豈可縱而弗呵乎？事無巨細，到根柢盤，互處便難整理。二三賤胥至能役士大夫護

之如手足之捍頭目，豈不悖戾甚矣。然凢為之役、為之地者，其人可見矣。是豈可復齒于士大夫哉？」 
381陸九淵，《陸九淵集》卷八＜與陳教授＞，頁 108。 
382同上。「金谿兹嵗，旱處頗多，通縣計之，只可作六分熟。……弊里社倉，所及不過二都，然在一邑中，乃獨

無富民大家處。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則佃官莊，其為下户，自有田者亦無�。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户，平

時不能贍恤其農者也。當春夏缺米時，皆四處告糴於他鄉之富民，極可怜也。此乃金谿之窮鄉，今社倉之立，

固已變愁歎為謳歌矣！」關於對鄉里社倉的關心，在卷九＜與黃監＞中亦強調平糴倉可對金谿社倉的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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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家鄉遭遇甘旱、383積水等天氣上的困擾，而導致田地荒蕪。正因為如此，所以在＜與王

謙仲＞的信中，便提到蓄水的重要，以防秋旱。384總之，在陸象山的心中，一個賢德的地方

官，便是要用心於這些細微的民生問題。傳統的中國社會乃以農業為主，自然地，地方父母

官便應注意農民耕作所可能遇到的天災，而非一味地勸農勤耕以納稅。385而且，他也不忘為

家鄉的農民爭取多方面謀生的機會。早期中國的手工業，多是農家在農閒時進行生產製造。

金谿地區的農戶亦不例外，在農隙之時從是陶器製造以添補農耕收穫的不足。只是，當地父

母官也對農人的副業進行徵稅，陸象山便針對這件事情提出他的抗議，為家鄉農民謀取福利。
386從以上的資料顯示出陸象山對家鄉民生問題重視，而常與家鄉父母官通信談論鄉里之事。 

至於四明的陸門學者，對於家鄉又有哪些實際的關懷，以改善鄉人的實際生活呢？首先，

對於四明的災荒救濟，袁燮、舒璘皆表示他們的重視。淳熙年間，四明大饑，袁燮恰好也里

居鄉里，而當時朱熹乃寫信給四明郡守，請他向袁燮商討救荒之方。387由此可顯示出袁燮在

荒政方面的名聲以及他在四明地區的聲望。袁燮在荒政方面提出不少的看法。在＜輪對陳人

君宜達民隱劄子＞中其便有言： 
 
凡立事貴乎舉要，惟救荒獨不可略。條目愈詳，則惠澤愈廣。故成周以荒政十有二聚

萬民。當是時，富藏天下，民生熙熙，雖遭水旱可無菜色，而賑饑之具多端如是，盖

不敢不如是也。陛下宜深思此意，凡可以加惠吾民者，無所不用其極，寧過乎詳，毋

失之略，庶乎恩意周洽，而赤子可活矣！388 

 
至於四明另一個陸門弟子舒璘，亦是對於家鄉的救荒相當重視。在他所寫的＜再與前人

論荒政＞中，也一再強調救荒當以民為本的精神。其中提到當鄉里發生災荒時，其亦曾擔任

救荒的工作，而深刻地體認到落實救荒之事時，人事的重要性。假使所用非人，即使在上位

者有撫卹災民的美意，仍是會被奸吏給破壞，人民最終還是感受不到政府的用心。389除了袁

                                                 
383陸九淵，《陸九淵集》卷十＜與張季海＞，頁 131。「金谿西北并臨川處，率多旱田，耕必三犁，秋乃可望。

常嵗及今，再耜挟矣！今阻寒凍，曽未舉鋤，農者凛然，有無年之憂。……比年貨泉日縮，民生日貧，榖價雖

亷，往往乏食。」 
384陸九淵，《陸九淵集》卷九＜與王謙仲＞，頁 120。「水落之後，禾黍暢茂，倍於常嵗，旬日更得一雨，旱田

十分成熟矣。陂池皆有蓄水，縱有秋旱，晚稻亦有可救，不至如去年也。江西之民，當藉大府之徳，而望一稔

矣。」 
385陸九淵，《陸九淵集》卷九＜與楊守＞，頁 123。「金谿取饒之安仁、信之貴溪為鄰，二境皆有盗賊之患，金

谿獨不然，相去跬歩之間，事體便相遼絶。……金谿今嵗旱處亦多，通縣計之，可作六分熟。敝居左右，獨多

得雨，頗有粒米狼戾之興。但前數日，南風亦頗傷稻。目今雨意甚濃，此去却要速晴，以便收穫。萬一成積雨，

則又有可憂者，切窺賢者用心，未甞不在於民，不敢不告。」 
386陸九淵，《陸九淵集》卷十＜與張元鼎＞，頁 132。「金谿陶户，大抵皆農民於農隙時為之，事體與番易鎮中

甚相懸絶。今時農民率多窮困，農業利薄，其來久矣！當其隙時，藉他業以相補助者，殆不止此。邦君不能補

其不足，助其不給，而又征自補助之業，是奚可哉？」 
387袁燮，《絜齋集》卷八＜題晦翁帖＞，葉三十。「淳熙己丑之嵗，四明大饑，某待次里中，晦翁貽書郡守謝侯，

謂救荒之策，合與某共講之。某雖心敬晦翁，未之識也。久而呂子約為倉官，晦翁屢遺之書，未嘗不拳拳于愚。

不肖自念何以得此，或者過聴以為可教耶。」 
388袁燮，《絜齋集》卷一＜輪對陳人君宜達民隱劄子＞，葉二十二。 
389舒璘，《舒文靖公類橐公類橐》卷三，葉十六~十七＜與陳英仲論荒政＞「救荒之法大率以民為主，却就其中，

與之究實，乃被實惠，往往今時所主，多在官賦，闗防既嚴，則所遣官吏，惟上所視減放，恐未盡實。……是
時敝邑歉甚，某亦嘗任其事，雖鄉都不能盡得其人，亦十得五六。然抄劄在秋末，給散乃在深冬，散米之日，

飢餓者衆，與抄劄時事體不同，又須賑濟官通變措置，是時州縣先以當來抄劄户口，申上司拘文畏責，不敢更

易，遂使應抄劄者不沾惠，而不應抄劄者反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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燮、舒璘藉由參與鄉里救荒之事，表現出他們對地方百姓的關懷外，在鄉里進行濟貧的公益

活動上，則可以沈煥為代表。 
而沈煥在四明最著名公益活動便是其與史浩、汪大猷(1120-1200)等人籌辦鄉曲義莊的事

績。390事實上，乾道年間，沈煥任職於地方時，其荒政的施行便為人所稱許。直至光宗紹熙

元年(1190)，對於自己的家鄉的救濟又具體化的施行，其＜行狀＞有言： 

 

鄉閭有喪不時舉，女孤不嫁，念無以助，聞會稽有義田惠浹窮乏，乃請於鄉老鄉大夫，

為之表倡。以君鄉評所推屬，所以諷諭者，君不憚勞，未幾得數百畝，鄉人義之。規

約甫立，而君病矣。391 

 

沈煥的輕財好義，是有所聞名的，游中都，浙西帥知其貧，便欲資助他個人。392後沈煥因秉

著廉約自守的原則，予以拒絕。但之後其回鄉便有所行動，以地方上的公益組織來救濟四明

的貧士、貧宦。393盡量讓地方上貧窮的仕族不用因為迫於實際上生活的困窘而有傷節害義的

危機，此對於地方士風的維持亦是有貢獻。394由此可知，四明的陸門學者對於家鄉百姓的民

生問題乃是付出相當的心力。 

除了四明的陸門學者外，象山另一弟子饒延年亦是熱衷於地方上的救濟活動，395地方志

上這樣說著他： 

 

居鄕樂施，歲遇艱糴，一夕露禱，米斗之直，舉斗槩量，得錢六十五，立為定直，終

身行之，積米之家，多怨延年。曰：爾家歲入可計，若以其餘出糶，高價亦不過數十

千，遂計數還其直，由是鄕黨無敢貴糶者，咸以長者稱之。396 

 

身為地方富室，饒延年對於在荒災中，積米之家趁機哄抬米價的問題，早有所了解。身為饑

荒時的既得利益者，其不顧自身利益，全以貧民下戶為念。在地方的災荒救濟上扮演重要的

角色，完全顯示出陸門學者「發明本心」後，所展現出來的仁心。至於象山另一個弟子石斗

文，其為人亦是輕財重義，別人有難，必定傾囊相救。397除了熱於救濟他人，其閒居鄉里時，

亦是積極的關注地方上的荒政： 

 

                                                 
390 《寶慶四明志》卷十一＜鄉人義田＞，葉二十一。「太師史忠定王鎮會稽，日捐公帑之金，市田數百畝名義

田。凡仕族有親喪之不能舉，與孤女之不能嫁者，以其租入差給之。既閒居鄉里閈端憲沈公煥請曰：吾鄉義風

素著，相賙相�，不待甚富者能之，而求者日衆，後難繼也。舉�稽近比行於此，其可乎？王韙其言，乃與沈及

少師汪公暨其子尚書大猷合辭，以倡好義者，於是或捐己産、或輸財，以經費積田漸多，郡大守相繼輟在官之

田若錢。今丞相史魯公又捐禇劵附益之。」 
391袁燮，《絜齋集》卷十四，葉二十三。 
392袁燮，《絜齋集》卷十四＜通判沈公行狀＞，葉二十三。 
393沈煥對四明鄉曲義莊的參與，可參考梁庚堯＜南宋的貧士與貧宦＞、黃寬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際網絡與社會

文化活動＞。《鎮海縣志》本傳「請於鄉老史浩、汪大猷，舉行義田。」 
394《延祐四明志》卷十四＜義莊記＞：「文恵有言曰：是田之設，非止濟人之急，而以崇亷恥之風，將使從官者

清白自持，為士者專意學業，人知其所濟恃，不汩喪素節以為子孫計。」 
395 饒延年：生卒年不詳，字伯永，號止翁，崇仁人，家臨川。 
396《明一統志》卷五十四＜撫州‧人物＞，葉二十二。 
397 孫應時，《燭湖集》卷十一，葉十一。「一旦扣門，以急難告，情實可矜者，奮然身任之。上下經營，不顧吾

力及不及，其捐財濟人，或傾橐裝，解衣輟食不自留，明後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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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居鄉曲，事有關百姓休戚者，必以告有司，由悉力於救荒，前後以賑贍，建白於府

帥部使者，因而見委者三，往往以私錢佐其用，蓋嘗質告身乞糴，以足至。398 

 

石斗文對於家鄉荒政的奉獻，可說是全心盡力，完全不顧自身利害，全以救荒為先，自己或

妻小的生活可以全然不顧，孫應時說其「目前瑣細，多闊略不經意。謀生鹵莽，視妻子寒饑

漠如也。」399由此可見陸門學者參與地方救濟事務的推展，可說是不遺餘力，並不像時下對

心學的批評，說其乃是流於空談之說。 

在這個部份，試圖以家庭倫理、處事態度以及與鄉人民生相關的救荒事業等三個層面，

勾勒出陸門學者對於自己家鄉的關懷重點。在家庭倫理中以孝為綱，面對家鄉的人事仍然以

本心的概念予以解決，而家鄉的救荒與公益活動更是積極參與。由此在在顯示陸門學者對於

家鄉的重視，以及他們為了改善家鄉生活環境所作的努力。前文談論陸門學者對於地方教化

的同時，便論及他們的教育方式乃側重深入到受教化者的生活環境中去施展教化。也正因如

此，他們了解到，若要使自己的家鄉達到風俗淳美的地步，勢必就得對於鄉人的基本生活有

所「了解」。而這樣的體認，由陸象山談到家鄉農民的實際生活狀況便可得知。綜上所述，也

顯現出陸門學者對於家鄉的關懷重點以及所呈現出的教育形像。當然，對於家鄉的救濟關懷，

亦或許並非是那麼具有目的性，也並非只為了達到教化的目的，這其中相當大的成份或許應

是屬於儒家學者對於人道的基本關懷。只是，在這必須強調的一點是，本章節並非定論陸門

學者對於家鄉關懷的動機。畢竟，這背後動機的探討，多會流於見人見智的問題。所以，在

這個部份，我們只能從有限的文字資料，試圖融入至陸門學者的思維當中，去揣摩想像當時

陸門學者對於家鄉關懷的「心情」。並且，將他們對於家鄉關懷的重點以及事蹟，從故舊紙堆

中重現出來。 
 
 
 
 
 
 
 
 
 
 
 
 
 
 
 

 

                                                 
398孫應時，《燭湖集》卷十一，葉十二。 
399 孫應時，《燭湖集》卷十一，葉十三。 


